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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元宵节到了，赏花灯、吃汤
圆、猜灯谜、放烟花，大家共同欢
庆龙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每年的元宵节，各条大街上
都是人山人海，交通堵塞，看花灯
的人们堵住了道路。人们拥挤
着，欢喜着，漫不经心地走着，看
路两边树上悬挂的摇曳的花灯。
花灯上闪烁着星星、月亮、花朵、
蝴蝶、长龙、凤凰……一名初中生
指着树上飘飘的星月，对她搀扶
着的老人说：“爷爷你看，天上的
星星和月亮，今天都来到人间
了。”天上的月亮硕大、圆满，低低
地俯视人间。孩子们就要开学
了，对最后的假期格外珍惜，用快
乐的心情度过元宵节。

记得去年我去古城区看花
灯，找了好几条路，都堵得严严实
实，走不进去，只好把车停在城
外，在能走动的街道上，跟着人流
缓缓向前。真是万人空巷，人们
在街上像水一样流淌着，脸上挂
着喜庆和谐的笑，挂着节日的欢
乐，仿佛就这样到街上挤一挤、走

一走，才能感受到元宵节的美
好。仿佛这样慢下来，大家一起
去看花灯，看燃起来的像未来一
样明亮的烟花，才更能显示这个
节日的隆重和热闹。在古城区看
见一个舞龙表演。三人演一条长
龙，一人演夜明珠。在一处十字
路口，有人招呼着让开让开，人群
向后退去，撤出来一个圆形场
地。舞龙表演开始了，三人的长
龙步调一致，一起向前走、转弯，
前面的人将龙头高高举起，嘴巴
一张一合，后面两个人紧跟着配
合。黄红缎面的双龙紧紧追逐
一颗夜明珠。龙身煞是鲜艳、明
亮，龙头伸来缩去，看得人眼花
缭乱。小孩子更是看直了眼睛，
跟随长龙转着头看。有时长龙
腾空而起，大大的龙头和龙眼伸
向 人 群 ，逗 人 一 下 ，又 向 后 退
去。欢快的锣鼓，吉祥的舞龙活
动，年年元宵节都会上演，预祝
人们新一年的生活美满如意，节
节高升。

今年元宵节，水上古城景区
西城墙、北城墙都有灯展、灯会。
赏千灯齐明，看民俗演艺，节日氛
围满满。我知道今年元宵节路上
还会水泄不通，就提前一天到古
城看了花灯。这花灯真是一年一
个样，年年不重样，一年比一年好
看。今年的灯会上有迎春接福、
祈福墙、天使之翼、趣味西游记、
冰雪世界、九尾狐等主题灯饰，一
个比一个精彩、精致，与水上古城
相得益彰，美轮美奂，仿若仙境。
夜色斑斓，灯彩玄幻，仿佛人间不
夜天，整个水上古城如梦似幻。
灯如昼，灯光似漫天繁星坠落，照
亮人间繁华，向人们送上新春美
好的祝福。

元宵节是希望和祝福，吃完
饺子和汤圆，赏完花灯，该上班的
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人们各就各
位，开启了新一年的征程。

前几天收拾老宅，翻出一面鼓，父亲
去世后，这面鼓就被搁置起来，再也没人
动过，十多年过去了，上面落满了灰尘。
我将鼓搬到院子里，擦洗干净后，觉得鼓
更孤独了。

父亲平日无话，母亲笑他，能打哑语
解决的事儿，他绝不开口解决。就是这
么一个木讷的人，却爱热闹，每年元宵
节，他都会加入民俗表演的队伍。父亲
会敲锣打鼓，平时下班没事，便搬出鼓打
一阵儿。熟能生巧，父亲打鼓水平不错，
他去哪个表演队伍，都很受欢迎。

小时候我很烦父亲这个爱好，我和
父亲性格完全相反，和谁都能聊得起来，
到哪里也不怕生，当然这个“谁”除了父
亲，因为我和父亲很少聊天，父子间的代
沟深不可测。

我不喜欢观看民俗表演，尤其不喜
欢父亲参加的民俗表演。记得我刚参加
工作那年元宵节，和同学下馆子喝酒，正
巧碰到路上一支民俗表演的队伍，我一
眼瞅见父亲在队伍前面打鼓，便拉着同
学就往巷子里跑。

同学问我跑什么，我说：“我爸在里
面打鼓。”同学笑着说：“你做了啥坏事，
怕你爸用鼓槌敲你？”我红着脸回答：“不
是，我替我爸害羞。”

对，就是害羞这个词，用来形容我那
时的心情最贴切。我的潜意识里，这种
民间表演，都是爱出风头的人才参加的，
我父亲这样“书呆子”气质的人，玩这个
属于不伦不类，不务正业。

但父亲却打得不亦乐乎，回家还动
员我跟他学打鼓。我们哥仨中数我爱
玩，父亲以为我这样的性格是块打鼓的
料，教会我了，等明年元宵节可以父子一
起打鼓。对父亲而言，这是一件特别荣
耀的事情。他不知道，我却认为丢人现
眼，坚决不学。

父亲只好退而求其次，让我大哥跟
他学，大哥也不想学，但父亲用物质诱惑
他，他没我立场坚定，一点东西便被收买
了。大哥笨，父亲手把手教了半月，他还
没学会。

一次大哥和我吵架，我骂他笨，他不
服气，我拿起鼓槌随便敲了几下锣鼓，父
亲听到后，以为是大哥敲的，隔着门说：

“有进步，有进步。”我大声嚷道：“大哥哪
有进步，刚才是我胡乱打的。”

大哥最终没能出徒，父亲又开始培
养小弟，小弟虽然也不聪明，但他学得认
真，比大哥强多了。但小弟工作单位离
家远，每年正月初五便离家返程上班，也
未能圆父亲的父子同台打鼓的梦想。

往事在眼前收起，我拿起鼓槌，学着
父亲的样子打鼓，虽然打得不像样，但或
许是年龄到了，一打鼓心里的烦躁便敲
打没了，浑身也有了力量，鼓槌落在鼓面
上，喜庆和欢乐便“咚咚咚”地跳了出来。

老舍在《北京的春节》里写道：“元宵
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
事，火炽而美丽。”父亲是这场“喜事”的
参与者，欢天喜地的气氛在父亲的锣鼓
声中敲打出来，人逢喜事精神爽，不善言
谈的父亲，劳累了一年，就是借元宵节的
民俗表演来释放压力，提升气势。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当年想教会
我打鼓，是知道我爱喝酒，他希望我能学
会一项解压的技能，而不是靠喝酒消解
忧愁。

中国人含蓄，父子间的感情谁都不
愿表白，我到了当年父亲的年纪，才懂得
了父亲的“鼓”语。

月儿初上柳梢头，又是一年元宵
至。家乡的元宵节，总是如诗如画的
夜晚，承载着我无尽的回忆。那些璀
璨灯火，是我心中的永恒之光，照亮了
我成长的道路。

记忆中的元宵节，总是伴随着家
乡小巷的热闹与欢笑。家家户户门前
挂起一串串红彤彤的灯笼，那红艳艳
的色彩，仿佛在诉说着家乡的喜庆与
祥和。孩子们手捧着五颜六色的灯
笼，欢快地在街头巷尾穿梭，他们的笑
声如同清脆的银铃，回荡在每一个角
落。

白天，大街两旁挤满了人，路口被
人群“填”了起来，像堵墙似的，水泄不
通。各商店门前不时传出震耳鞭炮
声，热闹非凡的灯会开始了。

中间领头的队伍常常为舞龙灯，
龙的颜色有青、黄或白、黑几种。龙是
用竹、木、布等材料扎制而成，龙头尤
其扎得精美，龙角、龙睛、龙须惟妙惟
肖；龙身大约有20节，每节长约4尺，
上面缀满了龙鳞，龙尾也非常精致，像
高高翘起的鱼尾巴，一摆一摆的。舞
一条龙，通常需要20多位身强力壮的
男子参演，除了需每节固定一人，另外
还要有一个手持彩色“龙珠”的领头
人。我记得镇上搬运站的职工舞的黄
龙最好。他们头裹白色头巾，身穿黄
色箭衣，腰系红色绸带，腿扎黑色绑
带，人人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跟在龙灯后的是舞狮灯。狮子头
是用竹篾蒙布扎制而成的，眼睛和嘴
巴都能转动开合。舞狮人有一身跌

扑、翻滚、跳跃等过人的硬功夫。
跑旱船表演十分受欢迎。“船”内

有一男子换上女性装束，戴着墨镜，身
穿彩衣花裤，头戴美丽的花冠，脚上穿
着绣花鞋。另一人扮演老艄公，手拿
船桨或摇橹。花船随着艄公的动作旋
转，如同有人在湖中荡船采莲，令人忍
俊不禁。

河蚌舞也令人叫绝。表演时也为
两人，男子饰老渔翁，头戴草帽，身着
襦裙，脚登草鞋，手持渔网，而女子饰
河蚌精，多数为男扮女装。“她”躲藏在
用竹篾精心制成的大蚌壳内，一张一
合，左躲右闪避开老渔翁的捕捉，游刃
有余，显得饶有情趣。

玩花灯的晚上最为热闹，街上成
了人的海洋、灯的盛会，全家老少都

出动了，各种各样的花灯目不暇接，
有爬来爬去的螃蟹灯，不停转动的双
球灯，一窜一窜的小白兔灯，四处游
弋的鲤鱼灯，还有坦克灯、花篮灯、马
灯、西瓜灯……形态各异，巧妙不同。

家乡的元宵节，也是我与亲人的
团聚时刻。那时的我，总是跟在父母
的身后，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
为我准备汤圆，讲述着元宵节的传说
和故事。那些温馨的亲情，如同甜蜜
的糖果，一直甜到我心底。

如今，我远离家乡，漂泊在异乡的
土地上。每当元宵节来临，我总会想
起家乡的璀璨灯火，想起那些与亲人
共度的美好时光。那时的欢声笑语、
那时的甜蜜汤圆、那时的灯火辉煌，都
成为了我心中永恒的回忆。

这两天，看到小区广场上挂起了
各式花灯，才想到元宵节到了。儿时
在大杂院过元宵节的热闹场面一下子
浮现在眼前，那一碗“五味”俱全的元
宵，热气腾腾中带着丝丝温暖，让我难
以忘怀。

在那个年代，街上卖的手工元宵
限量供应，买元宵不仅需要排队，稍微
晚一些还可能买不到，所以很多家庭

选择自己做元宵。制作元宵的过程很
有 趣 ，可 以 总 结 为 两 个 字“ 泡 ”和

“滚”。人们将做好的馅料切成拇指大
小的方块，扔进一个盛满糯米粉的铝
盆里，摇晃盆子使馅料滚动。待馅料
表面均匀裹上一层粉之后，再用漏勺
把它捞出来放在水里浸泡，然后捞出
扔进糯米粉中继续滚。就这样泡水、
滚动，再泡水、再滚动。糯米粉一层一
层裹在馅料上，越滚越大，直到变成乒
乓球大小，才算大功告成。每当做元
宵的时候，孩子们总是趴在灶台旁跃
跃欲试，但每次都被家长以浪费粮食
为由拒绝。

我家住的院子是单位宿舍，大家
既是邻居也是同事，很是熟络。各家
在做元宵时通常会多做一些拿出去
送，你家是豆沙馅，我家是五仁馅，他
家是山楂馅……就这样你送我一些，
我送你一些，家家户户都有了好几种
口味的元宵。一锅煮好的元宵包含酸
甜咸香各种口味，被戏称为“五味”元
宵。孩子们端着碗坐在门前的高台子
上，吃着笑着闹着，璀璨的烟火时不时
照亮碗中的元宵，也映出一张张稚嫩
的笑脸。

现如今老院子里的邻居们早已陆
续搬走，住进城里各个新式小区，只留
下破败的砖瓦房和在墙根晒太阳的老
人们。在钢筋水泥筑成的新房里，邻
居之间多了份客套和疏离，却少了些
随性和亲密。

我的邻居是一位外地的年轻姑
娘，平日里似乎很忙，偶尔碰面也只是
点点头。我猜想她元宵节应该没有准
备元宵，便把自己在集市上买的元宵
挑了两种口味送过去。姑娘显然没有
想到点头之交的邻居竟然来送元宵，
一时惊讶得语无伦次：“姐，进来坐，那
个……我都没有什么给您，冰箱都是
空的。”“猜你没有准备，所以才给你送
点元宵。一个人在外也要好好过节，
都是邻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
声。”姑娘点点头，脸上带着复杂的表
情，像是感激又像是沉思。

回到家，一碗刚煮好的元宵已被
端上了桌。今年我特意多买了几种
口味，想重温儿时那碗“五味”元宵的
味道。在这一刻我突然领悟，“五味”
元宵裹着的不是酸甜香咸的馅，而是
邻里间浓浓的情谊和人们的美好祝
福。

元宵节是新年团圆曲的最后
一个音符，也是新春首个月圆之
夜。下班路上，欣然看到小城主
干道上火树银花、灯火如海，看到
朋友圈中的古城南北大街花灯林
立、花灯与东昌湖交相辉映的美
景，感受着灯光人影湖景为节日
增添的浪漫氛围，28年前元宵节
灯会的照片一把将我拽进记忆的
大门。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
不算春。说起元宵节来历，民间
有不少传说，花、灯、夜、月自古是
文人骚客起兴的美景，古往今来，
也曾留下许多佳言美句。元宵节
过法因地域不同，北方吃元宵，南
方食汤圆，大同的是寓意之团圆，
小异的是做法之细微。但无论身
在何方，元宵节在人们心里始终
是一份怀古团圆的精神寄托和乡
情凝聚，温润香甜的元宵入口，一
股如家的暖流便唇齿留香。

过节其实是亲情的盛宴，停
下手中的忙碌，放下平日里扮演的角色，回到至亲身边，聚在一
起，享受着母亲的厨艺，烹茶赏雪、谈天说地，为往日在嘴里和
指尖诉不清的亲情来一次完善与弥补。没有工作的繁杂和生
活的琐碎，忽然想起20多年前那年元宵节在光岳楼拍的照片，
赶紧求助年届不惑的发小六子。看到发小微信发来的照片我
惊呆了，上面“九六年元宵节留影”8个烫金字，不禁令人感叹时
光的无情。照片上青涩懵懂无知的我们，如今已经孩子绕膝。
细看又是一惊，照片上的3人都有当兵经历，经过锻炼又转业
复员回到地方工作。

看着照片，我和六子聊了起来。我说你看当时咱仨都穿的
布鞋，六子说20年前布鞋是标配。上世纪80年代初，朴实的农
村是我们生根的地方，布鞋连接着儿时的回忆，小时候变着法
地疯玩，鞋印遍及河边、树林……想起那露着大脚趾的布鞋，不
时会会心一笑。布鞋制作简易，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破布旧衣用
玉米糊粘在一起，但踩在脚下冬能避寒夏能消暑，穿起来还舒
适透气。我是当兵后才穿上的皮鞋。六子爹在乡政府上班，家
里条件好，经常给小伙伴拿些零食和新鲜玩具，我们没少“沾
光”，成为儿时的难忘记忆。小学没毕业，六子举家离开了小村
到城里读书，联系逐渐少了，1996年我和小宾进城看花灯，才有
了这张元宵节灯会上难忘的照片。

年轻时，有人常常感叹，怀抱上天下地的梦想；中年时，在忙
于迎来送往的经营中，在追梦的道路上拼搏奋斗，理想或许早已
抛之脑后，但谁也偏离不了命运安排给我们生活的轨道；年老
时，生命归于平淡，却只能看着照片打着电话平复对子女的思
念。即使有各种不如意，但亲情会成为我们安心停靠的港湾，正
如我找到那张20多年前的照片，让我心海久久不能平静。

曾经家在哪里？因为梦想，四海为家，一路上被给予数不
清的恩赐与关怀，爱的能量让我大步走过生活的跌宕起伏。临
近元宵节，心中的感动再次凝聚，向那些不在身边的至亲们，道
一声“遥祝冬安”。曾看过“爱就是在一起说很多话”的句子，想
想果真如此，再大的矛盾积怨，都能通过“在一起说很多话”加
以化解消释。应给亲情更多安心耐心，收起放肆的情绪，不断
在面对面耳朵的“陪”和人在身边的“伴”中升华沉淀亲情，爱的
暖流才会源远流长滋润着每个春夏秋冬，化解生命中不时出现
的寒凉，让亲情的阳光和友爱的温暖相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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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深处的璀璨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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